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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基督教倫理學（5）
｢兩國論｣續：神全能的護理
我們繼續來講｢兩國論｣，在但以理時代，神就是用所謂的自然的法則在掌管這個罪惡的世界，也包括掌管基督徒。當這個世界的人在自然法則之下，自然法使我們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；當我們說自然法則不一定是所謂好的自然法則，種詐騙，可能得詐騙的錢。在今世，神很可能使詐騙的人很有錢，這是很普遍的現象，沒什麼稀奇，但基督徒沒常識，就會問一大堆同樣的問題：為什麼基督徒沒有佛教徒有錢啊！為什麼無神論考試考得比基督徒好？因為他比較聰明，比較用功，比較會做生意嘛！他天天在賭場發牌，所以他發牌發的比一個沒發過牌的人（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）好，這叫自然法。神沒有因為人信他，就使他事事都好，菜燒得好不好，要按自然法（火候、刀工等好），不是按你有沒有信耶穌。老話一句，沒有基督教牛肉麵，只有好不好的牛肉麵。當你的確是騙術比別人高明的時候，神也允許你騙了很多錢，像詐騙集團。神最後一定會審判，甚至在今生也一定給他們不同的報應。
以賽亞書10:5講，「亞述是我怒氣的棍、手中拿我惱恨的杖。」羅馬書9:21-23也講，神可以｢從一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｣，就是指｢得救的人｣，就是下面說的｢那種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｣。神也可以｢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｣，就是下面說的｢憤怒的器皿｣，或者｢那可怒豫備遭毀滅的器皿｣。

總之，這個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分兩類。當然我們不講萬事萬物，我們講人。人也可以分兩類，通通都是上帝的僕人，包括撒但魔鬼。撒但魔鬼和不信主的人，代表了上帝｢憤怒的僕人｣，｢毀滅的僕人｣，上帝使用他來發出上帝的憤怒，來刑罰世人；最後這些器皿也會承受到上帝的憤怒。不管是希特勒、拿破崙、或任何一個暴君，或瘟疫蝗蟲，這些也都是上帝的器皿。另外一種，就是｢預備得榮耀的器皿｣，保羅說得很清楚，就是我們這些被上帝所召的，是｢蒙憐憫的器皿｣。

所以，萬事萬物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，沒有一個不在祂管理之中。我們堅信這一點，我們的生活觀才會正確。千萬不要以為你碰到不幸的事情，就好像宿命論一樣，這都是上帝的意思，聽天由命。上帝的意思，讓那個人來懲罰傷害你，結果不是叫你繼續被他傷害，也許是教你怎麼回應，或許是一拳打回去。
以賽亞書10:5：「亞述是我怒氣的棍、手中拿我惱恨的杖。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國民、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姓、搶財為擄物、奪貨為掠物、將他們踐踏、像街上的泥土一樣。」這裡講亞述是上帝使用的，也就是羅馬書9章講的上帝｢憤怒的器皿｣，將來要遭受憤怒。各位，這些器皿沒有一個真正認識上帝，但也沒有一個可以絲毫擺脫上帝使用他們，包括慈濟、包括星雲法師…通通都是，可是他們不會承認被神使用，10:7，｢然而他不是這樣的意思、他心也不這樣打算。他心裡倒想毀滅、剪除不少的國。｣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他們完全不是在想我是在做上帝的工作，我是在服事上帝，他們只是在想我是要怎麼樣增加我的勢力範圍…等等這些東西。
所以後來主說，10:12，「主在錫安山，和耶路撒冷，成就祂一切工作的時候，主說，我必罰亞述王自大的心，和他高傲眼目的榮耀。因為他說，我所成就的事，是靠我手的能力，和我的智慧。我本有聰明。」這我講過，耶穌跟彼拉多的對話，耶穌說：｢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，你就亳無權柄辦我。｣(約19:11)耶穌要被人處死，他卻說，｢是我的父讓你處死我的｣，不信主的人聽了都覺得非常荒唐不能理解的，但希望我們基督徒能夠懂，我們知道我們上帝的旨意。
這裡要講的是，上帝掌管萬物，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約翰福音、以賽亞書、羅馬書都這樣講，其實整個聖經都這樣講。我也提一下和但以理書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以斯帖記。
以斯帖記是聖經裡面唯一一卷書，沒有提到上帝，沒有提到敬拜，沒有提到禱告，沒有提到任何宗教活動。從世人來看的話，顯然根本沒有上帝，上帝完全是失敗了。從以斯帖記來看的話，以色列根本已經亡國了。但我覺得這跟但以理書一樣激勵我們。這個時候，掌管世上權柄的是波斯王亞哈隨魯，也已經不是巴比倫了。就他有最大的權柄這件事情，在以斯帖記第一章裡所表達的是，波斯大軍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軍隊，要去征服希臘。這大概是指亞哈隨魯王要為十幾年前他父親大利烏在馬拉松戰役（馬拉松賽跑的來源）的失敗復仇。在這個戰役之前，發生了以斯帖記的事情。一般歷史學家都不相信這件事情，說是以色列人發明的，因為歷史沒有記載。我們當然不相信這個事情，但是也很奇妙，這卷書竟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沒有講到上帝。我覺得寶貴的就是在這裡。你今天生活中，不管有沒有講到上帝，一般人都不會相信上帝在那裡。可是我們需要有一個信心，在好像沒有看到上帝任何作為的時候，甚至看到這個世界上的人多麼強大的時候，我們能夠相信有上帝。
這裡有些跟但以理書一樣，都是在波斯統治之下，王的權柄和權威很大。王的權柄在但以理書和在以斯帖記裡面一樣，都有一個特點，就是當他下了命令，再蓋上玉璽以後，這個命令就絕不可改。幽默、有趣的就在這裡：波斯王是非常有權威的，言出必行的；可是在以斯帖記和但以理書裡，我們看到的就是，他毫無權力。但以理書是當大利烏王愚蠢的聽了部下的陰險的建議，｢王啊，我們覺得你太偉大了。我們覺得，您偉大到一個地步，單稱你偉大還不夠，要把你當成上帝才行。｣大利烏就很高興，覺得自己是上帝。不過也沒那麼了不起，因為只能作三十天的上帝，｢三十日內，人不可以像你以外的任何東西求甚麼。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，就必扔在獅子坑中。｣（但6:7-8）意思就是，我們只有三十天把你當上帝。這是愚蠢到極點的建議，但是被勝利沖昏頭的人就會這麼愚蠢。像毛澤東、我們常常認為自己真的很偉大。大利烏王就真的飄飄欲仙，以為｢我真是偉大，我真是了不起。｣

這件事的結果是，大利烏王什麼能力都沒有，他被自己的話纏住了。那偉大的話、絕不可更改的話，是讓他害死他最信任的臣子，而且他沒有辦法救他。就那一幕裡面，不要只想到，但以理丟到獅子坑裡還很平安。重點不只是神堵住獅子的口，重點是神讓大利烏知道，人是多麼的爛和無力。包括你被稱為是最了不起，你的話就是神的話，三十天之內人只能向你求。這句話到最後，因為蓋上玉璽，王一點辦法都沒有。王想了一天，想不出法子，｢王聽見（但以理要被丟在獅子坑裡）這話，就甚愁煩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籌畫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時候。｣最後那天日落，部下來警告王說：｢你當知道我們國家條例，凡王的命令都不可以改。｣那是威脅。如果你不照你的話去實行，你的話就沒有權威；你的話沒有權威，我們就造反了。人間的政治運作，不管在國民黨、民進黨，或古或今，有人很聰明，有人會操縱（manipulate），這些都是世界的智慧。
約伯5:13，｢神叫有智慧的，中了自己的詭計。｣保羅也引了這句話（林前3:19）。以斯帖記裡，你也可以看到，人在做任何事的時候，一方面，如果你不敬畏上帝，不管神給你多大的榮耀，最後都會陷害你自己；另外一方面，你會看到上帝在掌權。以斯帖記裡面沒有寫；以斯帖記寫的就是一個既糊塗又渾蛋的君王，他的權柄好大，而且他很善變。這跟我們台灣很多情形一樣，做生意非喝酒不可，希望我們基督教裡沒有這個風氣。王有命令，不可以勉強人喝酒乾杯，很顯然他自己沒有遵守這個命令。自己喝醉了，就說，把王后叫來，讓大家看一看。這是男人最得意的事，讓人看我老婆多棒。結果王后不來，他就很憤怒。這裡有個想得很周到的制度，就是有七個人幫忙建議波斯王，避免王的獨裁。我們沒有說這不好，只是這些東西如果叫我們不敬畏上帝，就不能產生那最重要、最美好的結果。這七個最重要的諮詢，國策顧問，資政裡面有一個大臣叫做米母干，說，｢王后不聽你的話，這個很不好、很麻煩，萬一傳到全國，全國的太太都不聽先生的話了。｣怎麼辦呢？｢你要蓋上玉璽，下一個命令，把王后廢掉。｣大家聽了都以這話為美。

米母干是一個蠢人。他能作總統府資政一定就是非常聰明，但是我覺得他非常蠢，完全不懂政治，不懂人性。他要把王后廢掉，永遠不能再回來。我可以跟你講，王后後來回來了，以斯帖記沒有寫。以斯帖作王后的年代大概只有六年，後來照波斯的記載，這王后又回來了。理由很簡單，｢你想他回來｣，男人就是這樣，一旦失去，就開始想念了。米母干居然沒有想到，王現在氣他的太太，氣的不得了；你說把她廢掉了，一旦沒有她，他就會想；想到最後，不能叫她回來，都是米母干害的，那個時候米母干腦袋就難保了。然後，等王后回來的時候，你的腦袋就更難保了。我不應該講這些，只是因為聖經沒寫，所以我提一下而已，不是教你怎麼詭詐。
果然王廢掉了王后以後，就開始想皇后了。怎麼辦？叫男人不想女人最好的辦法，就是換一個女人。男人都是花花心的。比較早，跟唐明皇、歷代的皇帝的時候一樣，最殘忍、悲慘的事，就是把自己的女兒送去給那個大嫖客嫖（照柏楊講的），然後說是皇后。我們中國後宮的妃嬪，說是佳麗三千，一般統計都是將近一萬，有的還超過一萬。回教更恐怖，每天晚上跟一個處女睡覺，第二天就把她殺掉。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故事就是這樣來的。人很殘忍的，我們中國也不多讓，這麼多美女送到後宮，其實皇帝喜歡的只有幾個，然後皇帝死，這些後宮佳麗通通都殉葬。他不佔有她，也不會叫她從良，也不會讓她再婚，運氣最好的，就是像武則天一樣，送到尼姑庵裡；那更下流的是，通常就是太子也很喜歡，留給太子，隋煬帝就是這樣。我們不是在講故事，我們在講基督教倫理；我們也不只是在講基督教倫理，我們是在講基督教神學：在這罪惡的世界裡，上帝在掌管。猶太人差一點要被消滅了，在這個醜惡的制度裡，在這個愚蠢的皇帝裡，在這個驕傲的皇后裡，在這些錯綜複雜的事情裡，上帝使用了以斯帖救了猶太人。
我們人生的故事，往往可以比以斯帖記更生動，只是你不經常想到。有時候我們信心不夠，有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信心。波斯的制度不好，波斯皇帝想王后，沒有辦法把王后召回來，就選處女。我問過希伯來文專家，以斯帖是末底改主動送去皇宮裡的，還是被抓去的？電影裡，她是被抓去的。那些女孩子都把自己化妝得醜的不得了，用泥巴弄在臉上，還是被抓去了。各位，要拍馬屁，最好的就是選一個漂亮的女人在皇帝身邊，你就可以飛黃騰達了。是很下流。

我們基督教倫理是自由倫理，不要把它想成那麼死板。什麼是死板？但以理進到巴比倫皇宮裡，他立志不用王的饍食玷汙自己，可是你不要以為，那是說，我們今天基督徒都不吃祭拜的東西了。這不是那麼死板的。因為後來在但以理書第七章後，講到但以理，說，｢他憂愁了三個月，美味沒有入他的口，酒也沒有入他的口｣，就是後來在波斯的時候，他這些都吃了。以斯帖就更希奇了，她被送到宮殿裡，是被玷汙的。她不是吃王的酒食和肉；她是跟他睡覺。這裡也看到末底改的聰明，也聽到耶穌對我們的一個吩咐。這點我不知道怎麼確實來用，就是我們每一個時候都需要｢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｣（太10:16）。我看大家都很像蛇了，不太需要勸，但是耶穌說要｢靈巧像蛇｣。｢靈巧｣，就是｢狡猾｣那個字，｢神所造的，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『狡猾』｣（創3:1）。我不知道這個話臨到您的心裡是，｢哦，今天真是學會了，以後可以狡猾一點｣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實在不是我教你的，因為你本來就很狡猾，我只是挑動，勾引了，你把它發出來而已。
我常常覺得，我們今天的倫理並不是很照著聖經，照著耶穌吩咐去做。我一點沒有教你詭詐。你看到末底改的聰明。末底改跟以斯帖講，你絕對不要透露你的身分。如果你看整個以斯帖記的發展，你就知道，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做法。在那個時候，顯然，猶太人已經開始惹人嫌了。到後來，哈曼去跟王講的時候，希奇的是，哈曼說：｢有一種民，這種民他們的律例和萬民的律例是不一樣的。｣這是錯的。我們已經講過猶太人的律例。我們的律例基本上都是一樣的，神把這個自然法則給我們，都寫在我們心裡，世界上每一國人民都會覺得偷竊是錯誤，說謊是錯誤，淫亂是錯誤。雖然在這種解釋之下，可能有一種不同的方式，但是基本都覺得做這些事是錯誤。
哈曼說：｢有一種民，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中，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｣，下一句話好狠，｢所以容留他們與王無益。｣(帖3:8)這句話是錯的，但就某種意義來講也是對的，這些猶太人的律例和萬國只有一個不一樣，就是我們信靠上帝；其他我們跟萬人都一樣，我們呼吸一樣的空氣，我們有一樣的邏輯，我們有一樣的七情六慾。這個不一樣當然就造成很多的不一樣。哈曼說，｢這種民，留他們無益，把他們通通殺掉。｣一方面表示，波斯是一個大帝國，很多的少數民族被他們統一了；一方面也表示，你把各種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治理，是不容易的。就像英國人以異族統治印度一樣，必須非常有技術，印度被他治理的好好的，沒有什麼暴動，已經算不錯的了。印度到今天還有一些暴動。就我們台灣，外省人、本省人都不太能合了，如果是幾十種就更不容易合了。中國也是很危險，有五十六種少數民族，包括新疆和西藏那邊都很危險的。統治一個大帝國時一定要求穩定。
｢有一種民跟別人不合群，所以留他無益。｣這講得可能有道理，但是亞哈隨魯王聽了哈曼的建議，起碼應該說：｢哪一種人，哪一個族，哪一個膚色的，哪一種語言的民，是這麼不好要去掉。｣亞哈隨魯王連問都沒有問，就把戒指脫下來給哈曼，說：｢好，你去把他們通通殺掉。｣他非常糊塗，前面還有一個更大的糊塗，這也是很巧啊，也讓我們再次看到，基督徒要靈巧像蛇。
當以斯帖成為了王后以後，以斯帖記2:19，｢第二次招聚處女的時候，末底改坐在朝門。以斯帖照著末底改所囑咐的還沒有將籍貫宗族告訴人，｣沒有講她的身分很重要，因為下面就是要殺這種人了。以斯帖沒有講她的身分，她就可以被保護住。2:21-23，「當那時候，末底改坐在朝門，王的太監中有兩個守門的辟探和提列惱恨亞哈隨魯王，想要下手害他，末底改知道了、就告訴王后以斯帖，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名、報告於王。究察這事，果然是實，就把二人挂在木頭上，將這事在王面前寫於歷史上。」兩個太監要殺皇帝，這應該是絕對機密，不可能有人知道。可是末底改知道了。聖經裡不是都是講善良、誠實。在舊約新約裡都有很多這種間諜故事，包括妓女喇合的事情；包括大衛和掃羅的事情；大衛跟押沙龍爭戰的時候，都有奸細，都有刺探的人；包括當猶太人發誓要殺掉保羅的時候，就被保羅知道這件事情。有眼線，有奸細。我不是叫你開始在教會裡裝竊聽器，我只是說，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的時候。以色列有這個傳統，從妓女喇合一直到大衛，一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情報機構，都有很敏銳的情報人員。我不知道末底改怎麼知道人家要刺殺皇帝。
另外一件事，哈曼和亞哈隨魯王說要消滅猶太人的時候，｢如果你把那一族人殺掉，我會捐多少錢｣，只有他們這兩個人在。後來末底改把這個數目告訴了以斯帖。你看他情報非常靈，他眼線很多，他都知道。我還是說，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愚蠢，我們要｢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｣。我也不能多講，多講你們一定以為我在教你們說謊，欺騙，怎樣找徵信社，怎麼樣做這些。沒有。世界上是很殘酷的，你想到的常常只是人家打你左臉，你右臉也要給人家打，然後你就覺得很難。我今天如果跟你講，然後你聽成，從今天開始就要有刺客眼線等等，那你又聽錯了。我只是說，我們該有的靈活需要有。不過，神在這些事情上都有帶領，你看到神的兒女，不管是以斯帖，還是末底改，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裡，他們非常盡心盡力盡一切可能的，要做保護自己的工作，甚至不惜把以斯帖送到宮殿裡去。
看起來末底改故意不拜哈曼，挑起和哈曼的衝突。拜哈曼並不是違反聖經，因為對活人下跪，聖經是允許的。末底改為什麼不拜哈曼？我覺得末底實在是有很敏銳的政治眼光，他看到在波斯境內，有人想要殺猶太人。二次大戰前的猶太人，就沒有一個是末底改，他們居然都沒有看出來希特勒想要殺他們。猶太人很聰明，其實應該看的出來的，人家這麼恨你猶太人，你在德國還那麼笨笨的。末底改就看出來有危險。這也是真的，因為當哈曼一建議的時候，王馬上就採納了。所以我覺得，末底改故意要挑起這個爭端，甚至要早點挑起這個爭端，他手上的牌還有可能贏。他手上的牌是誰呢？就是以斯帖。晚一點就不行了，因為後面，2:19透露了，第二次招聚處女的時候。王后還在為甚麼又招聚處女？後來以斯帖又說，｢王已經不招我三十天了。｣這表示這些皇帝、國王都是喜新厭舊，很容易變心的。以斯帖可能已經有一點失寵了。末底改知道要趁著以斯帖還新鮮的時候，還能吸引王的時候，趕快跟哈曼挑起正面的衝突，然後把寶都押在以斯帖身上，如果你等到以斯帖年老色衰，或者她已經失寵的時候，就沒有籌碼可用了。所以他就這樣預備一切的事情。

但是，有這樣一切的事情通通沒有用，「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。」為什麼沒有用？當兩個太監要殺王，果然是事實，就避免了一次的宮廷政變。末底改有莫大的功勞，可是這莫大的功勞，不但一點賞都沒有得到，倒是｢王就高升了哈曼｣。一個人有功不受祿，一個人無功受祿了，這些是我們生活中也是會有的。在這個世界上，當然我們很多時候並不善良誠實，但很多時候我們善良誠實不一定得到好報的。很多時候你有一切最好的計畫、打算，卻沒有辦法實現。所以說，我們盡我們一切的努力，我們也盡我們一切的信靠上帝。基督徒倫理，也就是這兩條，盡力的信上帝，盡力的為上帝工作；為上帝工作，包括愛神愛人了。你不可以因為信靠上帝而軟弱，甚至信靠上帝應該叫你更堅定。
這是一個邪惡的世界，亞哈隨魯王很糊塗，哈曼很殘忍，末底改很精明能幹，但是他的精明能幹一點用都沒有。你就看到上帝的手，一是，哈曼要殺掉猶太人，王就下命令說可以這樣做，這是一月十三日的事情（斯3:12），但是哈曼也很迷信，要抽個籤，結果抽到十二月（斯3:7）。如果抽籤抽出來的日子是二月，恐怕就來不及了。是十二月，很長一段時間。這段時間當然可以預備大肆屠殺猶太人；但是這一段時間也給了猶太人做反擊的準備。｢籤放在懷裡，定事由耶和華｣，這是箴言16:33。我們人計畫是出於上帝，我們努力是出於上帝，能不能成就也是出於上帝，但人總要盡心。

末底改的聰明在這裡已經顯示出來了，當聖旨傳到整個波斯的時候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只有這個宮殿裡不需要知道，因為末底改的聰明叫以斯帖隱瞞她的身分。然後末底改叫人去傳話給以斯帖，說，｢你去跟王講幾句話疏通疏通，你是我們唯一能押的寶｣，以斯帖拒絕了。以斯帖講說，｢我已經三十日沒有蒙召了，我要是擅自進去是會被殺死的｣，當然末底改就責備她，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｣然後，以斯帖說，｢那我去禁食禱告，你們也為我禱告｣。那下面也是以斯帖聰明的地方。以斯帖進去了，沒有被處死。她沒有一進去就說，｢王啊｣，然後開始眼淚汪汪，｢請你怎麼樣、怎麼樣｣。跟這些善變的、愚蠢的男人，你不要一開始就講這個話，｢你要怎麼樣｣，你要吊他的胃口，｢請吃飯啊｣，｢好啊｣，然後把哈曼也請來。哈曼很高興，哈曼的政策已快得到完全的執行了，就是明天，哈曼要求王把末底改吊死，然後到十二月把所有的猶太人殺掉。哈曼就去赴王后的宴席，哈曼得意到極點。這實在像小說一樣，雖然不是小說，就最危險的那一天晚上王失眠了。聖經上有兩次睡不著覺的好事，一次是波阿斯沒睡著，發現路得就睡在他旁邊。如果波阿斯睡著到天亮，就沒戲唱了；另外一次就是波斯王睡不著覺。耶和華所愛的叫他睡覺，耶和華有事的時候也叫他起來。不是說，你每次失眠都會有驚天動地的大事要發生。不要這麼愚蠢。也不是說，你每一次睡得好就一定是你做得多好。
我們相信神在掌權。就在那一天，王睡不著就看歷史書，你就看到這些事上都有神的手在其中。看了，王就問，｢末底改做這事有沒有賞？｣你就可以看到，幾年前末底改做這事沒有賞，是有上帝的旨意。那時候賞了，今天就不要再賞。那個時候沒有賞，王就覺得怎麼我這麼糊塗。然後，把哈曼叫進來。太幽默了，哈曼正在預備一個架要把末底改吊死。哈曼當然很高興，王召我。王說：｢王所喜悅尊榮的人，要怎麼待他呢？｣王也太笨了一點，這有一點像一個丈夫問別人，｢我要送我太太甚麼禮物？｣哈曼當然得意到極點，｢王所喜悅的，一定是我嘛｣，要怎麼待他呢？哈曼現在高度的膨脹，｢就把他當作王一樣，就讓他穿龍袍駕著御馬嘛！然後，叫另外一個王最尊貴的人，在他面前喊：王怎麼喜歡他！王怎麼喜歡他！｣以斯帖記整個的轉折就在這裡，王就說，你剛剛說的話統統做在末底改身上。哈曼真的怒到極點了，正等於你老公請你幫他的二奶舖床一樣。
下面不需要多講了，在完全看不到上帝，甚至沒有記載上帝的每一件事上，上帝都在做事。而基督徒需要在每一件事上，認定我們的上帝。就你的生命裡，其實比以斯帖記可以更複雜，更曲折，但重要的是，你要有對上帝的信靠。在想不到的時候，神做了一些事情。其實神一直都在做事。這是以斯帖，在這種國家，這種情形下，上帝也在掌管。

另外，公會是上帝所設立的。可能在摩西的時代就有公會的雛形了。摩西做事做得很辛苦，上帝就說：｢你這樣很辛苦。就選七十個長老來幫你治理。｣所以後來治理事情的時候，就有這個公會，主要是大祭司，還有民間的長老，還有有聲望的人。可是這後來成為處死耶穌的主要東西。猶太人是選民，神卻讓猶太人做這麼多錯事；羅馬人是邪惡的，或者說羅馬人不是基督徒，神卻讓他們使整個基督教的傳播，不管在法律的保護上，或者海陸和陸路的平安上，都是羅馬人做的。如果不是羅馬人掃除了路上的強盜和海上的海盜的話，保羅和其他的宣教士要那麼方便的去宣教，是很不容易的。還有，羅馬人也把語言都統一了。羅馬人征服世界有各種不同的語言。當然羅馬在耶穌之前就差不多統一了，大家就只有兩種語言，一般人用希臘文，官方下命令用拉丁文。這個讓保羅、讓宣教士宣教很方便。我們今天還沒那麼方便。今天你去冰島宣教，你去莫斯科宣教，你都語言不通！沒有一個統一的語言。那個時候就統一了，所以神在這些事上都在工作。

忠孝節義是相對的

在這罪惡的世界上，我們對神絕對的忠心；我們對這個世上國度的一切，包括權柄的效忠，是相對的。這我就非常不同意我們中國的觀念了，我們今天還是。我們中國對世上的權柄，有四個效忠的對象。對國王，叫忠；對父母，叫孝；對丈夫，叫節；對朋友，叫義。我們中國人所表現出來，就在忠孝節義方面，有一種絕對的順服。
忠，就蘇武牧羊，你絕對的忠實到底。你在聖經看到的不是這樣。你看到以色列人，上帝叫他們作巴比倫奸，耶利米書整個就在講這些。耶利米書21章，神叫耶利米一直跟以色列人所講的話，是我們華人難以相信的事情，就是投降。我們從小到大聽到的就是我們效忠的對象只有一個，國王我們效忠到底。請你原諒，我對這些民族英雄，尤其明朝的文天祥，史可法，都大有問號。第一個明朝是一個非常腐敗殘暴的朝代，有什麼好對他們忠心的。清朝剛入關的時候還統治的比明朝好！如果你史可法、文天祥是這麼好，我絕對不投降，那麼以前在明朝的時候那些貪官汙吏，像馬世英，你史可法怎麼不反他幾句呢？你沒有什麼勇氣嘛。不必因為那是異族的統治，你就不能接受。那是一種很強烈的種族主義，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有。

基督徒只有絕對的忠於上帝。你要說，我們基督徒對政權不會絕對的忠實。這問題今天在臺灣已經不太有，因為民主，所以這個統治者你不喜歡，你投選票把他換下來就好。以前就沒辦法，換一個人就是要砍頭。這個制度算是比較好，但是不管是不是這個制度，我們需要有個想法，

以前看美國NBA，還有職棒，就覺得這些人都很糟糕，怎麼今天替波斯頓打，明天又去替洋基打，後天又去什麼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球隊出的錢比較多。不應該這樣，要忠實一點！現在就不這樣想了。那個地方錢多去那一個。這不一定不對，這也不一定對。你絕對忠實於一個公司，不一定不對，也不一定對。我說這些東西都沒有那麼絕對的，絕對的忠實是對上帝的，其他對國家、對民族都沒有那麼絕對。

耶利米書21:8，「你要對這百姓說、耶和華如此說、看哪、我將生命的路、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，住在這城裡的、必遭刀劍、飢荒、瘟疫而死。但出去歸降圍困你們迦勒底人的、必得存活。」耶利米講了好幾次，事實上整個耶利米書都是這樣講，以至於有一些解經家說，耶利米其實是巴比倫的間諜。這是胡說八道。耶利米不斷地強調，巴比倫是上帝的工具。巴比倫是殘暴的，上帝要使用這個殘暴的工具來刑罰以色列人。耶利米是絕對忠於上帝來做這個事。他不是不愛他的國家和民族，但是他的國家民族的愛，是相對的。絕對的是上帝。基督徒沒有對這個世界上有什麼那一個人是絕對的。不改變的那種忠誠，只有對上帝是這樣。

孝，我們中國人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，這本來就已經是謊話，不可能了。我們人都是罪人！從創世記開始，那些屬靈的偉人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大衛，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好父母。描寫出這些，就是讓我們知道，不像我們中國人，你看每次基督徒的追思禮拜，跟那個不信主的人一樣。不信主的人是用文言文寫的，顯考至聖什麼什麼，反正都是歌功頌德。然後我們基督徒也是，爸爸媽媽怎麼怎麼了不起。我覺得我們誠實的程度實在太少了。聖經裡寫家庭，沒有像我們那樣粉飾太平，不好的都寫出來，以至於我們對父母的孝順，不是絕對的順從。以撒也是聽了亞伯拉罕的話，引頸就擒或被砍，但是那主要是對上帝，我們是在主裡聽從父母。我們聽從父母的時候，還是有一個前提，使徒講過，｢我們是聽從神，不是聽從人｣，當然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是衝突的時候，當這個衝突有很多的解釋。什麼時候是衝突，你爸爸媽媽不准你來教會，這個算不算衝突？這個要不要違反？也許我們不違反，就不來教會。他叫你拜偶像，那也許我們就應該違反，因為那個是更直接的衝突。神的命令跟人的命令有衝突的時候，我們是聽神的，以至於我們在孝的事上不會是絕對的，忠不會是絕對的。

講到婚姻，我們應該是忠誠的。基本上我們也是反對離婚的。但是我們也會講到，人都是罪惡的。婚姻要能持守是好，當然一方實在是很不好的時候，也不一定是完全沒有出路，但最起碼沒有我們中國那種很不公平的觀念：一個是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；女人始終只能有這一個對象。這是很不公平的。第二個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7章講的，｢丈夫死了或者妻子死了，你就再娶再嫁。｣非常希奇。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想，我以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很吃驚，老婆死了，這老公不久就再娶一個。男人，我們覺得無所謂；如果老公死了，老婆再嫁了，｢唉呦！這個人水性楊花｣，這些都不對的。我們以前有一個天主教的法律學者叫吳金雄，他的兒子叫吳季札，是一個很有名的鋼琴家，現在應該都過世了。吳金雄老婆死了續絃的時候，我記得好像他兒子吳季札就是司琴。在我們中國人，恐怕又不行了，｢唉呦，你這對你那個死去的老媽是何等的不忠實。你老爸又娶了另外的女人，你還幫他們司琴｣，這些觀念總的來講就是，我們是不是把一種對上帝絕對的忠誠，化在人間的這些關係上，以至於變成了很多不合理的情形。
忠和孝都不是絕對的，節也不是。夫妻都在的時候，我們當然持守這個婚姻，絕對的相愛。可是當一方面死了，聖經沒有禁止再婚。當然聖經最鼓勵的是｢守素安常｣（林前7:26），你沒結婚的時候不要想結婚，結婚了以後不要想離婚，老公老婆死了不要想再結婚，就是你把你現在的狀況安排好就好了。我們通常就是最不守素安常，沒結婚的時候想結婚，結婚了以後想離婚，然後老婆活著的時候希望老婆死，死了以後又希望再結婚再受一次痛苦。這個關係不是那麼絕對的，這些都是人間裡面，相對的。這些關係不是持守到永遠的，我們將來在天上不娶也不嫁了。
不管是基督徒，中國人或者非基督徒，沒有這種對上帝永恆的認識，就把這些相對的絕對化了；我覺得產生的，不是可歌可泣，實在是可悲可笑。
（Sandra Wang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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